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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峻

许多时候，家乡的山水草木，父
老乡亲以及风土人情，仅仅被珍藏在
记忆深处，你不去触摸他，他也不会
出来与你纠葛。因为你就在他的身
边，朝夕相处，习以为常了。

一旦离开家乡之后，深藏在记忆
深处的乡愁，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一人一事便不知不觉地跳跃在你的脑
海里，甚至是你梦中的常客，怎么也
挥之不去。

我就有这样的生命体验，有时甚
至很强烈。

当迈开脚步不停地跋涉或者暂时
独居一隅，所面对的都是陌生的地带
和生活环境，那灯光、门扉、草色、
花香以及行人的眉飞唇吻和欢声笑
语，都会不由自主地与家乡联系在一
起，似曾相识又生疏难见。

一年秋天，我到丽江古城小憩了
20 余天，想体验一下世外桃源的恬
静。站在初秋暮霭古城郊外的阡陌之
中，顿觉万籁俱静，群山归隐，风很
凉，吹得夜空零落的星星强作镇静。
我默默地注意着游人匆匆晚归的行色
和树林中流萤麻木的飞旋。他们和它
们显然表现出无奈的疲惫和没有组织
的无序。流动的空气，头顶的薄云，
眼下的小溪，没有多少与家乡的有区
别，特别是耳畔的虫声，此起彼伏的
鸣叫，竟然和家乡的一模一样，隐隐
的却很清晰，怯怯的又公开吟唱，短
短的却任意呼唤。地域虽然不同，鸟

的歌声相似。
回到古城下榻的宾馆不多时，外

面便下起小雨，街道很快湿透了，行
人逐渐减少。我独自躺在床上，空旷
和寂寥一阵阵袭来，胜过了电视里的
喧闹。世界远去了，但远不出一个游
人漫无边际的思绪。此时此刻，这里
阴雨绵绵，冷风习习，而家乡或许星
空闪烁，风和树静。小河还没有结
冰，燕子也没有南飞，气候还比较温
和，妻子正在灯下给儿子讲故事。她
们相依相偎，等待同一个心上人的归
来。

我打开窗户，伸出茫然的手，除
了空气的虚渺和雨点的清冷，捕捉不
到可以随身带走的可留着纪念的东
西。心里默想，能带走的也许就是对
异乡生活理念的粗浅认识和对地理位
置的感知，而最大的收益就是对祖国
大好河山的赞美。

外出行走，不论走到哪里，都想
和家乡做一些比较。在那陌生的地域
和路途，我总是一个匆匆过客，所有
饮过酒、品过茶、下榻过的地方，只
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一个驿站，从未
想过，这些异乡的田园与山水在离去
之后，何时再来。它只能是让我留入
心底，打磨人生的经历。

走 了 很 多 地 方 ， 最 后 的 感 觉 还
是：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个故乡，一个
魂牵梦绕于一生的故乡。

身在异乡梦故里

□王剑文

我 叫 乌 兰 高 娃 ， 1953 年 出 生 ，
我 的 养 父 叫 罗 布 森 ， 养 母 叫 小 海 。
1960 年，还不满 8 岁的我，跟着他
们来到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 （大水
沟） 庆格勒公社乌西日格嘎查。

爷爷一样的养父

第一眼看到养父的时候，他的
样子很老，他跟着大队马书记到乌
西 日 格 大 队 去 接 我 。 我 心 里 很 害
怕，因为在去吉兰泰和庆格勒的路
上，就听到议论，说要把我们送这
儿送那儿的，送到沙子里就出不来
了⋯⋯。心里一直担心沙子把我埋
了 。 所 以 在 吉 兰 泰 时 ， 谁 领 我 都
不 走 。 到 了 庆 格 勒 后 ， 只 剩 下 我
一 个 人 了 ， 大 人 们 让 我 跟 着 养 父
走 ， 我 知 道 不 走 不 行 了 ， 就 乖 乖
地 让 他 把 我 抱 到 了 驴 上 。 到 家 时
已 后 晌 （傍 晚）， 远 远 地 看 见 一 个
头 上 扎 着 头 巾 的 老 婆 子 ， 我 心
想 ： 完 了 ， 这 个 老 爷 爷 要 把 我 卖
给 这 个 老 婆 子 了 ， 吓 得 我 动 也 不
敢 动 。 爷 爷 把 我 从 驴 上 抱 下 来 ，
把 驴 拴 好 后 ， 让 我 进 蒙 古 包 里 ，
吃 点 东 西 就 睡 了 。 第 二 天 醒 来 一
看 ， 老 额 吉 还 在 呢 ， 我 这 才 知
道 ， 爷 爷 和 这 个 老 额 吉 是 一 家
人 。 他 们 教 我 喊 额 吉 和 阿 布 ， 喊
额 吉 我 也 喊 呢 ， 但 我 看 养 父 很 老
的 样 子 ， 阿 布 怎 么 也 喊 不 出 来 ，
还 是 叫 爷 爷 ， 他 们 也 就 不 管 我
了 ， 随 我 喊 吧 。 所 以 我 一 直 称 养
父为爷爷。

爷爷的听力不行，平时和他说
话 都 必 须 大 声 说 他 才 能 勉 强 听 见 ，
还经常会听岔拐到别的地方。爷爷
对人特别好，无论谁来家里，他都
高兴地留下吃饭，羊肉泡馍馍、面
条子，把碗里的饭摁得实实的，总
怕人家不好意思吃挨饿呢。

父亲一样的养母

额 吉 个 子 不 高 ， 圆 脸 大 眼 睛 ，
长 得 还 是 不 错 的 。 额 吉 性 格 倔 强、
刚 毅 ， 暴 脾 气 ， 一 辈 子 受 了 很 多
苦。她不会温柔讲话，也不会说亲
密的话，额吉对我好在心里，爱在
行动上，却不善表达在脸上或语言
上。生活中从来没有让我挨过一顿
饿 ， 牧 区 吃 得 很 简 单 ， 炒 米 、 肉、
羊杂等，他们吃啥就给我吃啥，每
顿 都 会 吃 得 饱 饱 的 。 她 还 用 羊 肉、
皮毛等置换面料，请别人给我做新
衣服，教我说蒙古语，教我干些力
所能及的活，比如熬茶、煮肉、喂
羊、饮马等简单的活计。

我 结 婚 后 ， 额 吉 帮 我 带 娃 娃 ，
小 儿 子 就 是 额 吉 用 羊 奶 泡 馍 喂 大
的，生二女儿时，没来得及请接生
婆，额吉就亲自给我接生，大儿子
在公社上小学时，出麻疹，额吉就
步 行 10 公 里 到 学 校 侍 候 儿 子 ， 儿
子病好了，额吉却累病了，传染上

了麻疹，高烧不退，昏迷几天，十
几天下不了地，差点把命丢了。

我一生感激额吉，与额吉在一
起生活了 38 年，从来没有争吵过。

相依相惜的家

初来养父母家时，那是一个用
破旧毡搭起的蒙古包，里面没有什
么陈设，晚上睡觉盖的也是白天脱
下来的羊皮袄，当时家里的两三百
只羊，都属于大集体 （公社） 的财
产，不能随便宰杀。在队里不算最
好，中等生活吧。我那时胆子特别
小 ， 因 为 牧 区 方 圆 几 十 里 没 有 人
家 ， 刮 风 时 ， 带 着 些 哨 声 和 唔 唔
声，特别吓人。白天养父母要去放
牧、找牲口，临走时告诉我，不能
乱跑，外面全是沙窝，如果跑出去
迷了路会被沙子埋住的，谁也找不
见。所以他们走后，我就吓得躲在
毡 包 里 门 也 不 敢 出 ， 连 动 也 不 敢
动，生怕出去后被沙子埋了。

那时，养父已经 63 岁，养母也
49 岁了。他们都是吉兰泰 （原庆格
勒公社大水沟） 乌西日格嘎查的牧
民。养母一辈子没有生育，我到这
个家之前，他们曾抱养过一个女娃
娃，后来不知啥原因病死了。后来
又 抱 养 了 一 个 男 娃 娃 ， 养 了 几 天
后，男娃娃家的人以各种理由想要
回娃娃，正当养父和养母不知怎么
办时，大队书记马塞音别立格跑去
养 父 母 家 说 ：“ 你 们 老 了 ， 这 个 男
娃娃还小，不好养，你们还是给人
家送回去吧，你跟我走，我给你们
找 一 个 可 好 的 女 娃 娃 。” 就 这 样 ，
养父跟着马书记到了公社，就领回
了我。

我 10 岁 那 年 ， 养 父 母 把 我 送
到 离 家 30 多 里 外 的 庆 格 勒 公 社 学
校 去 上 学 。 每 个 星 期 回 一 次 家 拿
些 吃 的 ， 每 次 离 开 家 回 学 校 时 ，
书 包 里 都 塞 得 满 满 的 ， 干 肉 条 、
炒 米 、 馍 等 ， 和 班 里 其 他 同 学 相
比 ， 我 算 是 条 件 好 的 ， 吃 得 饱 、
穿得也好。

1967 年，我小学四年级，正好
是个秋天，放假回家后才知道爷爷
病倒了，得的是食道癌，额吉每天
给爷爷熬药、喂药，侍候生病的爷
爷 。 我 在 家 帮 额 吉 放 羊 ， 4 个 月
后 ， 爷 爷 去 世 了 。 当 时 我 也 15 岁
了，也熟悉、适应了牧区生活，家
里也需要帮手，我就跟额吉说不去
学校了，在家帮额吉一起放羊、打
理家务吧，额吉也同意了。

额 吉 一 辈 子 闲 不 住 ， 可 能 干
了，放羊，拾柴火，捡驼粪，帮我
们 哄 娃 娃 。 1998 年 ， 额 吉 87 岁 的
时候，病了，在炕上躺了 8 天就去
世了。额吉活着的时候，见到了两
个重孙子。

爷 爷 和 额 吉 生 前 都 没 有 照 过
相 ， 爷 爷 去 世 早 ， 那 时 候 条 件 不
好 ， 不 知 道 照 相 。 后 来 条 件 好 了 ，
想带额吉出去拍个照，可额吉晕车
晕得厉害，自己也不肯去，出去一

次太受罪，所以，爷爷和额吉一辈
子就没有留下一张相片。

一首童谣

几十年过去了，小时候的记忆
也都淡忘了、模糊了，过去的老物
件一个也没留下。原本是有一张我
小时候的照片，装在钱包里的，后
来我生病了，老汉 （丈夫） 帮我把
钱包装上了。后来，他不小心把钱
包弄丢了，结果唯一的一张照片也
给丢了，但唯有在托儿所学的那首
儿歌始终没忘。

那时候，托儿所里的阿姨们每
天照顾我们和那几个还不会走路的
娃娃，她们给我们起好了蒙古族名
字，还教我们唱儿歌：“爸爸、妈妈
有工作，把我们送到托儿所，托儿
所 朋 友 多 ， 唱 歌 跳 舞 真 快 乐 ⋯⋯”
这首歌记忆最深刻，不仅词曲记得
清，就连当时教我们唱歌的郭阿姨
的模样也记得可清楚了。郭阿姨穿
着白大褂，梳着两条大辫子，皮肤
很白，对我们特别好，又细心又和
善。因为我喜欢唱，郭阿姨也很喜
欢我。想想我这一辈子为什么喜欢
唱 歌 ， 也 许 就 是 缘 于 这 个 郭 阿 姨
吧。这么多年来，每当唱起这首儿
歌，心里头就高兴得很，就想那个
郭阿姨，也不知她现在在哪里。我
这几个娃娃小的时候甚至孙子小的
时 候 ， 我 都 用 这 首 儿 歌 哄 过 他 们 ，
这 首 儿 歌 是 我 这 辈 子 唱 的 第 一 首
歌，也是唯一一首会唱的汉语儿歌。

守望家园

我们现在有 5 个人的草场在一
起 ， 共 1.4 万 多 亩 ， 骆 驼 有 50 峰 ，
羊 300 头 ， 毛 驴 20 多 头 。 住 房 从
最早的蒙古包到 20 世纪 70 年代盖
的 第 一 套 土 坯 房 ， 再 到 20 世 纪 80
年 代 的 砖 包 坯 、 现 在 的 红 砖 房 ，
子 女 们 还 在 城 里 买 了 楼 房 。 这 都
要 感 谢 政 府 的 政 策 好 。 我 们 舍 不
得 离 开 养 父 母 养 育 我 们 的 地 方 。
我 现 在 和 二 儿 子 在 一 起 生 活 ， 我
的 三 个 女 儿 ， 也 都 在 这 里 帮 忙 。
我 们 家 开 了 奶 产 品 加 工 产 业 ， 做
些 酪 蛋 子 、 酸 奶 糖 、 奶 皮 等 ， 这
些 东 西 的 制 作 手 艺 都 是 我 跟 着 我
养 父 母 学 的 ， 他 们 教 我 做 的 都 是
实 实 在 在 的 真 东 西 ， 从 不 掺 假 。
我 也 把 这 个 技 术 传 给 儿 女 儿 们 。
我 们 的 奶 产 品 每 天 供 不 应 求 ， 都
是提前预订，生意特别好。

生 活 是 越 来 越 好 了 ， 政 策 好 ，
额 吉 和 爷 爷 给 我 们 留 下 的 草 场 也
好。我永远感谢党，感谢政府，感
谢马书记，感谢爷爷和我额吉！祝
愿草场越来越好！祝愿大家都幸福
平安！

(乌兰高娃口述 王剑文整理）

一首童谣

□蒋波

天还没亮，鸟儿的鸣叫声就覆盖
了整片山野。

悠 长 的 ，短 促 的 ，婉 转 的 ，粗 犷
的。鸟儿都是天生的歌者，舌尖上推
出的音符，飞扬时，都带着独特的韵
味。

从黑暗到晨光熹微，从鱼肚白到
日上三竿，鸟儿也不怕嗓子喑哑，唱
了又唱，毫不停歇。树听烦了，木然
而立，风听腻了，拂袖而去。

它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坐在树下
石头上的我，正在微笑着倾听，在声
声鸟鸣声中，为思想开启了一扇明亮
的天窗！

空山鸟鸣

天蓝，风有点冷；山空，可听清脆
的流水声。

这 么 早 的 春 ，草 芽 尚 未 冒 出 土
层。

几棵擎着绿意的老松树间，蓦地
闪出几翅鸟影，一声鸣叫，山动了动，

两声鸟鸣，水动了动。当第三声鸟鸣
清清爽爽响起时，行走在山中石径上
的我，心灵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这么早的春，这么空灵的山中，
这么清脆婉转的鸟鸣，一声声点亮了
大山，蛰伏了许久的春意！

一根枯草

起初长在地上，被寒意袭击，被
阳光曝晒，没有水分的草慢慢变黄，
然后无奈地屈服于一场恶风。

失去根基的枯草，在风中飞起又
落下，惊恐中被一只鸟儿牢牢叼在嘴
里，随着一双翅膀飞升。

一根枯草，因一只鸟儿的机缘，
从地上移至树上，在一个鸟巢里安身
立命。

一根多么幸运的枯草呀，能在温
暖 中 ，与 光 阴 一 起 见 证 新 生 命 的 诞
生！

清晨鸟鸣（组章）

□郭发仔

稍 有 余 暇 ， 完 全 可 以 把 自 己
交给一条鱼。

猫 儿 、 狗 儿 可 爱 ， 也 逗 人 喜
欢 ， 但 猫 儿 狗 儿 那 些 事 太 繁 琐 ，
稍 不 如 意 半 夜 里 还 会 耍 点 小 情
绪，闹得人畜互相不安宁。

鱼 儿 不 一 样 。 偶 尔 换 换 水 ，
撒 点 食 ， 它 便 撒 欢 似 的 ， 高 兴 得
手 舞 足 蹈 ， 不 时 还 抛 来 一 个 媚
眼 ， 令 人 如 同 见 了 一 个 钟 灵 毓 秀
的妹儿。

电 视 柜 上 的 那 五 条 金 鱼 ， 是
一 年 前 从 花 鸟 市 场 买 来 的 。 经 过
那 个 市 场 时 ， 满 眼 的 花 儿 树 儿 尽
是 娇 媚 气 ， 如 同 浓 妆 艳 抹 的 候 台
演 员 。 唯 有 玻 璃 缸 里 泛 着 金 色 鳞
光 的 鱼 儿 ， 在 水 里 自 顾 自 地 游
着 ， 透 出 一 些 低 到 尘 埃 处 的 自 然
气息。

这 五 条 小 金 鱼 像 一 家 子 。 两
条 大 的 也 不 过 大 拇 指 粗 ， 其 中 一
条 长 得 很 奇 特 ， 肚 皮 圆 鼓 鼓 的 ，
眼 睛 像 灯 笼 般 凸 出 头 外 ， 滴 溜 溜
一 转 ， 似 乎 可 以 洞 悉 身 边 的 细 微
的 风 吹 草 动 。 她 总 是 慢 条 斯 理
的 ， 悬 在 水 中 ， 金 丝 大 尾 舒 缓 地
摆 动 ， 如 同 一 位 举 止 儒 雅 的 贵
妇 。 另 一 条 则 是 大 众 相 貌 ， 但 反
应 灵 敏 ， 流 线 型 的 身 体 刚 健 有
力 ， 时 刻 都 摆 弄 出 舍 我 其 谁 的 英
雄 气 势 。 三 条 小 鱼 约 摸 小 指 头
大 ， 在 两 条 大 鱼 的 羽 翼 下 ， 自 由
自在，自得其乐。

平 时 ， 金 鱼 是 金 鱼 ， 我 是
我 。 它 们 活 在 自 己 的 世 界 里 ， 简
单 地 吃 喝 ， 用 不 着 操 心 明 天 的 晴

雨 和 心 境 的 是 非 。 我 不 是 鱼 ， 我
不 知 道 鱼 的 笑 点 在 哪 ； 鱼 也 不 是
我 ， 在 它 七 秒 钟 的 记 忆 里 ， 我 就
是一个从它的世界路过的人。

似 乎 只 有 在 我 喂 食 时 ， 我 和
鱼 儿 才 站 在 同 一 世 界 的 地 平 线
上 。 清 代 张 潮 在 《幽 梦 影》 中
说 ， 金 鱼 是 “ 物 类 神 仙 ”， 色 好 而
味 苦 ， 不 供 馔 食 。 金 鱼 不 供 人
吃 ， 但 它 管 不 住 自 己 那 张 嘴 ， 给
多 少 吃 多 少 ， 跟 村 子 里 的 二 傻 差
不 多 。 不 论 饥 饱 ， 哪 怕 撑 死 ， 也
要咽下嘴边的那颗食料。

每 天 下 班 回 来 ， 我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喂 鱼 。 我 一 来 ， 鱼 儿 便 一 齐
游 过 来 ， 聚 在 一 起 朝 我 吐 泡 泡 ，
嘴 里 吧 嗒 有 声 ， 透 明 的 尾 须 急 切
地 摆 动 。 我 看 她 们 表 演 ， 她 们 也
盯 着 我 看 。 一 旦 我 拿 来 鱼 饲 料
袋 ， 她 们 似 乎 闻 着 味 了 ， 身 子 立
了 起 来 ， 如 同 《天 鹅 湖》 里 的 芭
蕾 舞 女 。 有 时 我 故 意 虚 晃 一 枪 ，
做 个 假 投 食 动 作 ， 小 鱼 儿 讨 了 个
没 趣 ， 白 了 我 一 眼 ， 嘴 里 吐 着 泡
泡，自我解嘲一般，别有生趣。

接 触 多 了 ， 我 总 以 为 鱼 儿 是
懂 人 的 。 每 次 我 凑 上 前 去 ， 它 们
都 聚 拢 来 ， 朝 我 瞅 了 又 瞅 ， 似 乎
揣 摩 我 的 心 思 一 般 。 嘴 巴 一 张 一
翕 ， 又 像 在 说 着 我 无 法 听 懂 的 悄
悄 话 。 即 使 我 不 投 食 ， 它 们 依 旧
继 续 它 的 表 演 ， 忽 急 忽 缓 ， 忽 上
忽 下 ， 冷 不 丁 也 会 来 一 个 后 滚
翻，露出银亮的鱼肚白。

去 年 年 底 ， 我 们 要 回 千 里 之
外 的 老 家 过 春 节 ， 这 鱼 儿 便 一 时
没 了 去 处 。 放 生 是 不 行 的 ， 在 物
竞 天 择 的 自 然 法 则 里 ， 习 惯 了 衣
食 无 忧 的 金 鱼 无 法 找 到 自 己 的 生

存 之 门 。 送 人 吧 ， 有 些 难 为 情 ，
大 春 节 的 ， 谁 会 为 了 别 人 的 鱼 而
把自己困成一条鱼呢？

最终，我把鱼儿装进一个圆形
的塑料杯里，千里走单骑，驶过平
原，越过高山，一会儿在山洞里穿
行，一会儿在高架桥上飞奔。所到
之 处 ， 我 顾 不 得 身 边 的 山 水 景 致 ，
我只关心紧闭在塑料杯里的鱼。在
夜宿宾馆时，我打开盖子一看，鱼
儿静静地躺在水杯中，紧紧依偎在
一起，似乎它们手牵着手，心连着
心。也许，它们早已商量好了，回
家的路太漫长，管好自己，就是一
家人最大的幸福。

回 到 老 家 ， 我 去 各 处 拜 见 长
辈 ， 随 身 都 带 着 这 五 条 金 鱼 。 无
论 走 到 哪 里 ， 在 我 打 开 盖 子 的 那
一 刻 ， 它 们 依 旧 仰 着 头 看 着 我 ，
不 停 地 扭 动 小 小 的 身 子 ， 极 尽 娇
媚 。 春 节 过 后 ， 我 从 家 乡 带 回 了
一 份 起 起 伏 伏 的 情 绪 ， 鱼 儿 则 多
了一份与我惺惺相惜的经历。

看 见 鱼 儿 ， 我 经 常 想 起 庄 子
在 《秋 水》 中 的 “ 濠 梁 之 辩 ”： 子
非 鱼 ， 安 知 鱼 之 乐 ？ 行 色 匆 匆 的
我 们 ， 自 然 无 法 得 知 鱼 的 乐 ， 也
不 知 其 苦 。 但 大 自 然 中 的 一 切 都
是 有 情 感 的 ， 贴 近 苍 生 ， 敬 畏 生
命 ， 我 们 便 可 在 天 地 间 舒 心 吐
气，呼吸自如。

吧 嗒 吧 嗒 ， 鱼 儿 又 在 唤 我
了 。 也 许 ， 在 它 们 的 世 界 里 ， 我
早就获得了超出七秒钟的新生。

鱼儿乐

且听风吟

散文诗

弦歌古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乔明

我家住在黄河岸边
河水从这里深情地流过
麦浪滚滚，瓜果飘香
鱼鸭同舞，牛羊肥壮
各民族儿女手拉手守望相助
共同描绘绿色的图画
黄河几字弯
美丽神奇的地方
年年岁岁
黃河水哺育各民族儿女幸福成长
啊，黄河几字弯
生我养我的地方
古老的古如歌在这里世代传唱
漫瀚调在黄河两岸久久回荡
久久回荡

我家住在黄河岸边
河水从这里深情地流过
机声隆鸣，电塔飞架
钢花起舞，汽笛歌唱
各民族儿女心连心团结奋斗
共同创造繁荣和希望
黄河几字弯
富饶文明的地方
岁岁年年
黄河水流淌在各民族儿女心上
啊，黄河几字弯
生我养我的地方
乌金从这里发送祖国四面八方
云计算谱写着新时代壮美华章
壮美华章

黄河几字弯

□李秀华

泉水叮咚汇成溪，
银瀑飞练景色奇。
湖波潋滟茫无际，
万船渔歌荡涟漪。

千川万水走高低，
汩汩滔滔永不息。
星罗棋布山河美，
肥田沃土孕生机。

大河汹涌龙脉起，
长江浩渺育华裔。
物华天宝大江歌，
人杰地灵黄河曲。

五千文明冠天下，
泱泱大国又崛起。
江歌一首巨龙颂，
河曲再奏唱华地。

江歌河曲声无尽，
水韵族魂亘古今。
感天动地神州舞，
泣鬼惊神震寰宇。

国魂水韵情无界，
涌动五洋浪涛激。
破冰摧坚惠两极，
万古冰川飘红旗。

嫦娥揽月取壤归，
万米深海猎珍奇。
一带一路共同体，
互助互惠又互利。

庚子全球战疫激，
大爱无疆唯华地。
试看小康梦已圆，
百年复兴待须臾。

水韵颂中华

私语茶舍

歌词

闲庭信步 高元智 摄

塞外诗境

□贾志义

仲春时节

燃片红云唤醒春，山花灼灼竞芳芬。
枝头喜鹊鸣新曲，田野耕牛和古音。

青城喜逢春雨

夜雨敲窗似抚琴，美犹天籁悦吾心。
清晨野外寻诗意，放眼山川满目新。

诗二首


